
一个回合下来，双方势均力敌，都很难一击取
胜，即使一方取胜也只能是残胜。北周军队盼的
是速胜，长途奔袭最忌消耗战，一旦不能速胜，兵
源补充，粮草供应都是大问题，而尉迟迥的军队则
恰恰相反，双方将帅对此心知肚明。韦孝宽看到
了问题的严重性，召集总管们紧急商量对策。

在双方拼命厮杀的时候，在城外东南角的一
处高岗上，聚集着几万人的邺城市民，有老的、少
的、男的、女的，兴致勃勃地观看北周内部的厮
杀。邺城原是北齐的首都，他们对灭掉自己国家
的北周并无多少好感，乐的看北周人自己互相残
杀。他们看到精彩之处为双方加油。战场平静下
来后，他们议论评判谁打得更好，预测双方谁能取
得胜利。这一切被行军总管宇文忻看在眼里，他
心生一计，对韦孝宽和将士们说：

“形势危急，我想用诡道破敌。”
向韦孝宽和众将说明了计策，战场形势到了

这一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虽然不人道，也只能
允诺。于是，集中弓箭手向观战的百姓射箭。百
姓正在议论，等待观看下一场厮杀，突然如雨的箭
矢向他们射来，顿时吓得哭爹喊娘，拼命向城里逃
窜，只怪爷娘少生了两条腿，互相推搡践踏，生怕
落在最后。宇文忻组织部分嗓门大的扯开嗓子大
声喊道：

“叛贼失败了！叛贼失败了！”
叛军本想拦下回窜的百姓，但人太多拦不下，

宇文忻他们一喊，百姓们跑得更快了，士兵们不知
就里，稍一犹豫，也被裹挟着后退。军队和百姓混
在一起，互相裹挟、混杂向城里拥去。北周军队士
气大振，趁纷乱发起一轮进攻。结果，尉迟迥的十
几万大军土崩瓦解，退保邺城。兵贵神速，不能给
尉迟迥喘息的机会，韦孝宽指挥军队迅速包围了
邺城，在尉迟迥还没展开防御的时候，城已被攻
破。李询与思安伯贺娄子乾率先登上城头。

行军总管崔弘度的妹妹早先嫁给尉迟迥的儿
子。待邺城被破后，崔弘度发现尉迟迥仓皇登上他
曾经慷慨陈词发表过起兵演说的城楼，就从龙道上
尾随而至。尉迟迥发现有人跟踪，就弯弓搭箭，准
备射崔弘度，崔弘度连忙摘下兜鍪，对尉迟迥说：

“今天我们各为国事，不能顾及私情，念在亲
戚的份上，我特地不许他们侮辱您，我也只能做到
这一点，敬请赎罪，事势如此，您应该早为自己考
虑，您还在等待什么呢？”

尉迟迥把弓箭扔在地上，尽情地大骂杨坚，骂
完之后拔剑自刎。尉迟迥倒在了曾经发誓灭掉杨
坚的龙道上，一代叱诧风云的将星就此陨落。

崔弘度见尉迟迥已死，对弟弟崔弘升说：
“你可割下尉迟迥的首级请功。”
于是崔弘升将尉迟迥斩首。
尉迟勤、尉迟惇和尉迟祐向东往青州逃窜，在

半路上就被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率兵追上抓获。
标志着尉迟迥起兵叛乱基本结束，从起兵到失败

只有短短六十八天。

横扫残余

尉迟迥的残余势力之一檀让拥兵梁州，行军
总管于仲文用计打败他的数万兵马，并俘虏了
他。夺取了梁郡。

尉迟迥最大的残余势力席毗罗盘踞在沛县，
拥兵十万，准备进攻徐州。韦孝宽命令于仲文消
灭他们。于仲文马不停蹄地率军赶到沛县，离沛
县远远地扎下营盘。于仲文了解到席毗罗的妻儿
在金乡县，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又由于打败俘获
檀让十分迅速，金乡县可能还不知道尉迟迥及檀
让已经失败的有利时机，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方
式消灭席毗罗，以减少士兵伤亡。于仲文派人假
扮成席毗罗的使者，对金乡城主徐善净说：

“檀让明天午时来金乡，传达蜀公尉迟迥的命
令，并赏赐将士。”

金乡人都很高兴。于仲文挑选精兵，打着尉

迟迥的旗号，兼程前往。徐善净望见，以为是檀
让，出城迎谒。于仲文擒住了他，夺取了金乡。诸
将多劝于仲文屠城，好捞点油水，于仲文深知痛
楚，就劝告大家：

“金乡乃席毗罗起兵之地，应当优待他们的妻
儿，这样他们的部下就会自己归降，如果我们杀了
他们的妻儿，他们就会绝望，和我们拼命，我不想
用太多人的牺牲换取生命。”

大家听了于仲文的一席话，都觉得有理，赞成
他的主张。

席毗罗知道自己的妻儿被掳，金乡被占领，就
纠集部队向金乡开来，想依靠优势兵力围困北周
军队，以解金乡之围，救出自己和将士们的家眷。
于仲文在席毗罗的必经之地，设下埋伏，伏击席毗
罗。没想到，席毗罗的军队知道自己的妻儿在金
乡，无心恋战，很快被打败。部下争投洙水逃亡而
死，洙水因之断流。于仲文又派人宣传说，席毗罗
军队将士的家眷都被照顾的很好，只要投降就可

和家人团聚，尉迟迥和檀让已被平定。席毗罗剩
余部队听后再没了斗志，纷纷投降。席毗罗困兽
犹斗，被斩杀。于仲文将檀让用槛车押送京城，同
时也将席毗罗的头颅传到长安。至此，尉迟迥的
叛乱被全部平定。

韦孝宽把关东尉迟迥的叛乱全部平定后，杨
坚迁移相州治所于安阳，毁掉了邺城及民居。

打掉了最大的反叛力量，其它两路也势如破
竹。北周行军元帅王谊统帅四位总管进至陨州，
司马消难献出鲁山、甑山二镇，率军投降了南陈。

北周行军元帅梁睿统帅步、骑兵二十万讨伐
王谦。梁睿率军奋勇出击，多次打败王谦，蜀地人
大为惊骇。王谦派部将达奚惎、高阿那肱、乙弗虔
等率军十万攻打利州，并拦截嘉陵江水以灌利
州。总管豆卢勣率城中两千人日夜据守，相持四
十天，并奇袭了达奚惎的部队，取得胜利，大大延
缓了叛军的北进和叛逃。防止了他们和南陈形成
勾连。这时梁睿率军到来，达奚惎等将领率军逃
走，梁睿得以顺利从剑阁入川，进逼成都。王谦令
达奚惎、乙弗虔守城，自己亲率精兵五万，背城摆
开阵势。梁睿纵兵猛攻，王谦战败。将要入城时，
达奚惎、乙弗虔已举城投降，王谦只得带领三十名
骑兵逃往新都，结果被新都县令王宝抓获。梁睿
将王谦和高阿那肱斩首，剑南全部平定。

至此，来势汹汹的三方叛乱全部结束。
（待续二十六）

天上的布谷鸟
从南飞到北
从早叫到晚
轰隆隆的收割机
割东又割西
忽近又忽远
金黄的麦穗焦了头
碧绿的瓜秧疯似地窜
庄稼人满眼里都是活
没昼没夜抢收种
棚中瓜果尽心管

头上那顶旧草帽
遮挡了烈日的光芒
却挡不住滚滚热浪
颈上那条看不出颜色的毛巾
把臂膀擦成了古铜色
却擦不尽额头的汗渍
和发丝间的麦糠
硕大的塑料瓶盛着温热的水
不到晌午就见了底
只剩下褐色的茶叶根儿
缺了引擎盖的拖拉机
老得掉了烟囱管
突突突喷着黑烟圈儿
像个光膀子的老汉熰旱烟
随车带着灌满水的塑料桶
及时加满那渗漏的水箱
像整装待发的老将
似任劳任怨的壮汉
大联合的仓又满了
赶紧开到跟前停稳
哗哗哗麦粒泻到车斗里
砰砰砰加大油门运到村前
拉起升降杆麦粒淌了一堆
一趟趟终于拉完
还没来得及摊晒
接了个电话赶紧装上控释肥
扔上玉米种突突突又奔田间
播种机正等在哪儿
轰隆隆几个来回播完
畦子头先不补了
先去接到点放学的儿童
顺便买点酒菜和纸烟
午后刚摊完又上来天
乌云还未遮住太阳
雨点就噼里啪啦落下来
堆的堆扫的扫盖的盖
衣服淋的透湿
草帽被风刮得滚出老远
还未收拾停当雨住了
烈日当空云开雾散
再摊再晒再晾再漫
连晒几个晌午头
咬咬麦粒嘎嘣响

先装车粜了不再储存
省的鼠咬虫蚀占家占伙
还不一定涨钱

玉米种埋在干土里还不怕
就怕芽干在地里下雨也白搭
勤利人浇地已把池塘的水抽干
浑身是泥的几个大人娃娃
在泥水中捞着绝望的鱼虾
咱可没那个闲工夫
三四个人捣鼓了半天
地头的机井还出不来水
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
心里烦头冒汗
水泵坏了修
电线断了接
水带子裂了再买两盘
费八布袋劲出来水可别再停
慌忙吃口饭下马不卸鞍
准备好头灯要熬夜
披上件夹衣防夜寒
漆黑的田野灯光闪
饥饿的蚊虫围着转
躺在麦秸上刚打个盹
水过无声又浸湿了的衣衫
雨靴一只灌满了水
一只陷没在泥中间
想想也比白天顶着日头强
一地的麦茬在烈日下
闪着刺眼的光
寻个树荫成了一种奢望
姑娘高考要结束
啥忙咱也帮不上
坐公交车自己回吧
家里想接又顾不上
地邻家等得心烦
压水井上安上电机
蛇皮似的水管麦茬里蜿蜒
干涸的土地喝着清凉的水
半天不见动弹
反正也跑不了水

一天不行两天
三天不行五天
十天半月下来
总算浇完大大小小的地块
人黑了一色也瘦了一圈
想起端午节都过了
也没尝尝今年的粽子香或甜

忽一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干涸的土地总算喝了个肚儿圆
戴上苇笠披上雨衣
缺苗断垄的有苗栽苗无苗补种
老话说丰收之年不收无苗之田
湿地一旦不再粘脚
赶紧喷上乙草胺
误了时机百草发
地皮就成了蛤蟆滩
杂草多处庄稼少
人若懒惰收入小
一斤粮卖不过一瓶水
可老祖宗传下来的地
长满荒草心难安
粮食安全大于天
不省囤底省囤尖
金子银子不当饭
自古民以食为天
有地就能撒下种
播种就能打下粮
有粮就能养育人
有人就能改变这世间
祖祖辈辈土里生土里长
土里繁衍土里长眠
新中国改了地换了天
庄稼人有地种衣食居亦安
从黄土地上走出来儿女们
怎能忘庄稼人的辛劳
一滴汗水摔八瓣
怎能忘布谷声中
年年炽热繁忙的芒种天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

一块古老的石头沉埋江底
水击浪打几十个世纪
当初彻底绝望
发誓太阳不爆炸就绝不浮出水面
老天不佑好人是所有石头的诅咒
原来在阳光里无忧无虑
月光温情抚摩波翻浪涌金碧辉煌的千古梦
烈日炎炎天光朗朗兀自目睹
一个白发苍苍褴褛不堪面容憔悴满目迷茫的老者
老者弯腰又弯腰伸手又伸手
口中念叨：我与自然同呼吸
石头被一双长长的苍白无力的手抱起来
破损的裙摆包装一块硬硬的石头
老者跪在江水边 抬头看看天空
天空高远而单纯 老者叹息一声
扪头扎进江水 我听见噗通一声响
我感觉不到他漫漶江水是怎样的感觉
我只感觉我的迷蒙和悲伤
一个三闾大夫并非皇亲国戚
为何投江自决
汨罗江离楚宫不太遥远
那边发生的事件快速传播
水流过来各种色彩 风吹过来种种味道

杜鹃和百灵传来信息 鸟和动物的世界纷纷评议：
屈原遭流放岂不是咎由自取
你是谁个大人物 你与谁分庭抗礼
读书的呆子不知道天高地厚
拉磨的驴子敢不听主人吩咐
你是光明磊落大义正气的
国人有谁知道你呢
国君王后怎么会理解你呢
你与昏君你与谗佞小人有个讲理的平台吗
你是高山流水黄钟大吕
他是阴风浊浪靡靡之音
宫廷论辩情同对牛弹琴
你还对什么牛弹什么琴
你不抱琴自守缄口沉默
你不知道急流退却明哲保身的诀窍吗
明里斗不过暗里杀害你
漂泊到江北蜗居草棚日夜忧患
写诗聊以自慰 弹琴疏散忧郁
好心的姐姐劝你留下来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渔夫促使他到邻国去
此地不养爷必有养爷处
他可以留下来哪里都不去
弹琴饮酒写出比离骚更长卷的诗
那他为谁活着
他问天 天问他
江水成就他一个民族的诗祖
他结束为天下活着的一生
诗神遥遥招纳他
诗神的眼睛穿越几千年的历史长空
把屈原的名字镌刻在炎黄子孙每个人的心中

我觉得我是一块幸运的石头
以前知晓楚宫中屈原的故事
如今陪伴伟大诗人归入自然大虚
从此不再苦恼不再游荡不再激情
安息在万里长江清洁纯正的汪洋世界
求索真理向往愿景秉直发声的诗人总是孤独
现实的世人总是喧哗总是追名逐利
利欲熏心谁会关注民生艰难社稷困顿

虎狼肺腹蛇蝎心肠岂能容得贤能才俊
强秦的铁蹄弩箭猛兽海啸般冲击家园国都
武将腰软挥不动手中
文官胆寒发不出声讨的音
王师百万看不到主帅的旗帜
百姓如潮只能呼叫只能逃亡只能抛尸荒野
曾经强大曾经辉煌曾经豪情的楚江民族
像狗子不敢吠声像驴子不敢仰头
做了亡国奴还有什么尊严还有什么权力
屈原的抗争是应时的
昏庸的国王只看见小恩小惠的浮光
笑纳黄鼠狼丢给的包装华丽的诱饵
满是私利的贪欲分裂承担大任的脑浆
将民族利益国家命运踩在丑恶的脚下
秦军的刀剑压在楚王的脖子上
他只能颤抖只能乞求只能像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如此的亡国败象诗人早已说白
混账的国王宁信秦使花言巧语的骗局
也不信耿耿忠心诤诤良策
统治者总是霸道总是自以为是
早已注定他是一个丑陋的亡国奴

人类这天地骄子万物灵长

千般技能万般创造
中华五千年文明装点山河锦绣壮丽
创造后面往往跟着破坏
进步总是掩盖黑暗和污浊
屈原说真话失去一切
秦使说假话获得天下
焚书坑儒即可文明进步
指鹿为马谁敢不说假话

天有大德为何偏佑不才不德不理不法之佞臣
五千年历史世世代代年年月月印证老实人往往吃亏
这是个划时代的反差
反思，呕心沥血殚思竭虑思虑了五千年
也未把智慧的针尖点在敏感的穴位上
悟，佛心，禅如，求索，问道
十年破壁滴水穿石久久关闭的心扉终于启动
千年暗室一灯明
荒唐无常反差反道皆源自霸权
王朝霸权需要反差 人的世界需要正常
正常就是民主 正常难走反差横行
由此大师死了 由此诗人跳江
霸道的君王不需要千里马驰骋宫殿旁
豢养叭儿狗守护门户连护羊犬都是奴才
在国家社稷生死存亡的关头
还是千里马赴死牛羊猪当食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顾不得背后的狐狸是怎样的阴谋操盘
权谋的狡诈战争的残酷未泯汉子的胡子气
明知狡兔死走狗烹却还是大义请缨
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不免使正直率性心灰意冷
难得糊涂明哲保身成为书架下的阴影
多少读书人志士才俊都蜷伏在了这个阴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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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荫下的人行道，很漂亮。路面宽
宽，红色的或黄色的透水砖铺地，镜面一
样的平整，一点也不滑，两边篱笆似的绿
化带，将人行道隔得要多清静有多清静。
走在上面惬意极了。盲人（其间铺有盲
道）行其上，也尽管收起拐杖迈开大步往

前走，用不着一步一探，小心翼翼。
这天，我闭上双眼，盲道上试探着走

了起来。走着走着，走不下去了，抬脚碰
到了障碍物，感觉是辆小轿车，睁开眼一
看，真是呢。

我左看右看，正考虑怎么走呢，司机
从轿车里钻了出来。司机是一个三十啷
当岁的小伙子。我看他，他看我。两个人

都想说话，却是都没说
啥。我想说：“怎么这样
停车呢！”没说。他想
说：“怎么不能这样停车
呢？”没说。我笑了，他
也笑了。我指着一旁一
处空地说：“你把车停在
那儿该多好。”他笑着
说：“大爷，没有那么停
车的。把车停在那儿，
里面那车要动，人家提

不出车来。”我手指往前一指，说：“你把车
再往那停一个车位也好。”他依旧是笑着
说：“大爷，再往那停一个车位，路口就窄
了，影响车辆出进。”

这里是一个豁口。有车辆从这里进
出小区。

我说：“你把车停在这儿，把人行道给
堵了，行人就没法走了。”

“大爷……”
小伙子还算不错，一口一个大爷叫

着。
小伙子说，现在司机停车，很少考虑

行人，只要车不影响车，能停就停，得停就
停，哪管行人。他说，现在人们出行都用
上车了，汽车、电动车、三轮小电动车、四
轮小电动车，都这车那车的了，大街上骑
自行车的就不多了，步行的更是没有几个
人，停车，谁还考虑行人的事？

“人行道堵了也没事。”
我问：“人行道堵了，行人咋出去？”

“从车的旁边呀。”
我说：“空间太小。”
小伙子看了看绿化带，觉着不好过，

也不能过、不能踩踏。看车的旁边，也觉
着空间有点小，遂将车耳朵扳倒。

我侧身，屏气，收腹，展胳膊，好不容
易挤了过去。

抬脚，要去对面的人行道，一看，傻眼
了。豁口那边，一辆汽车抢先一步，在人
行道的入口处停下了。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木正事公司新任经理发现现有各项规定非常不规范，
就要求公司各科室重新制定。某部门作为公司的行政部
门，各项流程规定延续了好多年，需要全部翻新。这可愁
坏了郝主任，郝主任的上位靠得可是溜须拍马，趋炎附
势。

考虑到刚被评优的小张和小王，郝主任心中有了主
意。可他俩一个是关系户，一个是巧舌簧，并不擅长写东
西。好在网络时代，网上什么都有，两人东拼西凑，一天
之内上交作业。郝主任更是连审都没审，直接上报。

总经理审批后，各项流程规定开始施行。可执行了
没几天，各种问题接二连三。郝主任部门制定的规定跟
公司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简直是生搬硬套。其他部门制
定的流程规定不是太繁杂就是太简单，员工们纷纷表示
不满，投诉到经理办公室。总经理一听，随即表示有问题
直接找他。结果，总经理“日理万机”，门口络绎不绝。总
经理的话便成了规定，而且早上同意的事下午就变卦，朝
令夕改，搞得下面的员工苦不堪言。

郝主任本身就是爱拍马屁的人，现在更是一天跑好
几趟，其他科室主任调侃他，“郝主任，腿都溜细了吧！”郝
主任毫不在意，仍然每天坚持跑，传达着经理的各项规
定。有一天，临近下班，郝主任从总经理那里领了“新规
定”，结果由于匆忙，从楼梯上滚下来，腿部骨折。大家结
伴去探望他，“郝主任，没规定您从楼梯左边下还是右边
下吗？”“郝主任，没规定您是下一个台阶还是两个吗？”

“郝主任，您的‘新规定’可还没传达下去呢？”一连串的问
题，郝主任竟然一时语塞，血压骤增，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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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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